
第一章
绪论

策应国家需求，构建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是当前语言规划和语

言政策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议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外语的地位

规划、语种规划、功能规划和习得规划工作举足轻重。过去的一些研究虽然注意到

了外语规划对于国家非传统领域安全的重要性，主要从理论上阐述了具有较高外语

水平人才的缺乏将给部分行业领域造成很大的损失，但相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

需要而言还比较零散，实证研究严重缺乏。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与文献调研相结合

的方法，对面向“一带一路”建设的外语规划构建进行专门研究，为国家发展服务。

本章首先界定“一带一路”和“外语规划”，简要介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

然后交待研究背景，分析现有关于“一带一路”研究的不足，特别是语言规划研究

方面的特点和不足，最后指出研究目的和全书的框架结构。

1.1  相关概念

1.1.1  “一带一路”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时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号召，

随后在出访东南亚国家期间又提出共同打造“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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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称

“《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应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互联

互通，以此推动“一带一路”发展，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新格局。2014
年 11 月，中央召开了第八次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专门研究“一带一路”规划，提出

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专门设立丝路基金。2015 年 3 月，我国政府正式发

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称“《愿

景与行动》”），内容包括“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

制等。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合称，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

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

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

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1.1.2  外语规划

外语规划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面，在国家政治、外交、经济、贸易、科技、教

育、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鲁子问是国内最早对外语规划进行研究的学者。他认为“外语规划是政府或社

会团体有目的、有组织地对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公共政策行为，其目的是为

了解决语言生活中在外语方面出现的问题，从而使外语更好地为社会服务”（鲁子

问，2005：499）。赵蓉晖（2014）将外语规划定义为政府或社会组织机构对外国语

言文字的形式和功能进行的有组织、有目的的调整的社会工作。

这里的“政府”特指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这里的“社会

团体”可理解为介于此类政府机关和个体之间的人们工作、学习和社交的场所所隶

属的单位或组织机构，如企业、学校、街道、社区等。

但是，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以外的其他任何有外语生活且

对自身外语生活进行干预与管理的各级政府机关，他们和企业、学校、街道、社区

一样，在进行内部外语规划时接受各级负责制定和实施语言规划的政府机关的规定

和指导。

根据微观语言规划观，外语规划还应当包含个体对自己和所在家庭的外语生活

进行干预和管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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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语规划进行分类时，可以把语言规划的分类标准作为依据。

就语言规划而言，Kloss（1969）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的本体规划和地位规划。

本体规划关注语言本身，主要包括：（1）文字化，从口头语转变为书面语；（2）标准

化，规范语言；（3）现代化，使语言与时代发展同步。地位规划则超越了语言本身，

关注语言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语言的选择和传播活动等。本体规划常由地位规划

引出。

戴庆厦、陈章太在语言规划的分类上也遵循 Kloss 的分类方法，并给出了更为详

尽的定义：“语言地位规划指配合政府制定语言政策，选择确定标准语、共同语或官

方语言，创造、改革文字，协调语言关系，保障公民的语言权利；语言本体规划则

指全民共同语与民族标准语的推广与规范、文字规范标准的制定与推行、科学技术

术语的标准化、新词语的整理与规范”（见郭龙生，2007：70）。
胡壮麟（1998）将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材料规划和元规划三类。其中：地

位规划是从政治角度考虑，是对不同交际场所不同语言具有的地位进行规划；材料

规划是指对交际语言中所使用的词汇、语法、内容等材料进行改造与加工；元规划

是研究语言规划的目的、原则、方法和策略。

郭龙生（2007）在对中国当代语言规划分类时，除了列出语言地位规划与本体

规划之外，还列出了语言传播规划，目的是为了将我国国家通用语的影响力扩大到

国际范畴。李宇明（2008）提出了基于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上的语言功能规划。

赵蓉晖（2014）认为中国的外语规划应涵盖地位、习得、翻译及功能规划四个

方面。康建刚（2010）对中国的外语规划进行了更加详细的分类，在外语教育规划

和语种规划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外语身份认同规划、外语人口规划、外语资源规划

以及外语能力规划。

综合前人提出的语言规划分类方法，同时参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学界

对语言生活、语言服务和语言管理的讨论，我们将外语规划分为外语地位规划、外

语语种规划、外语功能规划和外语习得规划四类。

1.1.3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

“一带一路”沿线语言资源丰富，国内学者对沿线官方语言的统计也在不断发展

变化。据李宇明（2015）统计，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近 50 种，民族和部族语言更

是不下 200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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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背景

1.2.1  “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和内容

根据《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是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各

国资源，加强各国的互联互通关系，共建全方位、多层次和复合型的结构体系，努

力实现沿线各个国家之间多元化、自主化的平衡可持续发展。其内容主要包括五大

方面，分别是政策互通、贸易畅通、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政策互通指在国家具体方针政策方面，沿线国家共同商讨制定合理的发展规划，

促进各国经济发展。贸易畅通指各国积极参与推动经济合作的便利化和自由化，降

低贸易壁垒。设施联通强调道路畅通，逐步建立亚洲和欧洲的运输通道，共建连接

亚、欧、非的交通运输网。资金融通则是要加强货币流通，增加流通量，逐步推动

本币兑换和结算，提高国家对金融风险的抵抗力和国家在整个区域内的经济竞争力。

民心相通则是指沿线国家人民加强交流，增加多种形式的互动，使不同国家和文化

的人民更加了解彼此，增进友谊。

1.2.2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的领域和行业

《愿景与行动》提出在六个领域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具体包括海上丝路、地面

丝路、空中丝路、电力和能源丝路以及信息丝路。

海上丝路主要指港口建设。中国港口企业如中国海运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加强水路联运和国际间合作。此外，招商局集团作为全球最大港口运营商之一，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积极进行投资建设。海上丝路的建设不仅让中国港口走

出去，拥有了更多的机遇寻求发展，而且也让“一带一路”区域国家拥有了更多的

可发展机遇。

地面丝路主要指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铁路、桥梁等。其中多数都由中交集

团和中国中铁承建。著名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不仅包括公路、铁路的铺设，还包括

能源通道的建设。东非铁路、中码友谊大桥等“桥头堡”建设项目陆续展开。地面

丝路的“硬联通”促进了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软联通”。

空中丝路主要指空中航线建设。中国航空建设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展开，充

分利用国内各个区域优势，为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提供航空便利，在空中架起合作


